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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舞蹈艺术的异化导致了身体本质的异化，即身体伪像的形成，具体表现为舞蹈身体的“伪认

识”“伪实践”和“伪传递”。舞蹈艺术异化，一是源于人们对身体认知的四个变化，即从经验身体

向超验身体的“上升”，从表象身体向概念身体的“深入”，从有限身体向无限身体的“拓宽”，从

非批判性身体向批判性身体的“落地”。二是源于现代社会身体伦理的缺失，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

的思维方式；资本逻辑的价值观念；生理身体的景观属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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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蹈艺术异化中的身体伪像 

 

舞蹈始于远古人类用身体对生育、祭神、婚

丧、播种、收割、庆典、狩猎、战争、病患等社

会文化现象的表达[1](3)，经历艺术化提炼，形成

具有人文特性的身体审美形态，使人的情感与生

命通过身体舞动而得以充分表达。《诗经·大序》

写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2)这里指出舞蹈源于人

们情感抒发的需要，当语言、歌唱等不足以表达

情感时，便产生了舞蹈。舞蹈不但可以抒情，还

反映出一种生命机能。闻一多先生说：“舞是生

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

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便

是节奏的动，或更准确点，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

动，所以它直是生命机能的表演。”[3](5)舞蹈的这

种原生性特征表明，舞蹈现象自产生之日起，就 

既是人类生命呈现的方式，也是人类文化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凡借着人体有组织

有规律的运动来抒发感情的，均可称之为舞蹈。

但从狭义上理解，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舞蹈艺

术，则是通过作者对自然或社会的观察、体验和

分析，并以精炼典型的动作，构成鲜明的舞蹈艺

术形象，反映生活中的人和事、思想和情感。舞

蹈艺术是具有身体一般性的专业性存在，即人是

天然的舞者，但不一定都有艺术的讲究。舞蹈身

体不同于医学身体、政治身体等，它以共情与共

感构建出广义身体所拥有的共性，又以传递身体

美的艺术观赏而呈现个体差异性。在舞蹈活动

中，身体是主客一体、身心合一的体现。“舞    

蹈者的身体既是舞蹈的工具，也是舞蹈的目  

的”[4](47)。通过舞蹈，身体形成了连接主体与客

体、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的媒介。舞蹈活动

并不局限于专业人士，而是存在于身体的一种日

常行为，是身体在空间与时间中的运动形式，是

身体有意识地参与形成的运动节奏，并生成了人

的运动潜能中感觉与反应的一部分[5](6)。作为艺 
                                  

收稿日期：2021−07−15；修回日期：2022−01−14 
作者简介：李建华，男，湖南桃江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中国伦理学、道德心理学、政治伦理学；郭昳欧，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

研究方向：艺术伦理、舞蹈学理论，联系邮箱：guoyiou@yeah.net 



哲学研究                                   李建华，郭昳欧：身体伦理视域下的舞蹈艺术异化 

 

125

 

 
术形式的舞蹈，其生成不是身体的纯自然形态，

而是有着身体价值观与行动观的共同参与，有着

身体与观赏者审美的互动，有着对他者的精神损

益，从而构成了具体的伦理场域，促成了身体伦

理的产生。 

艺术舞蹈形式的产生，渐次消解了舞蹈的原

生性。格罗塞曾指出，原始人因热情起舞，原始

舞蹈是审美情感最直率、最完美、最有力的表现，

没有任何别的艺术行为能像原始舞蹈那样转移

和激动人类。而随着文化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

良，舞蹈渐渐失去其社会化职能与重要性，成为

退步的审美和社会遗物[6](156−172)。也就是说，现代

舞蹈正丧失原初的动机与活力，现代人将舞蹈变

成纯粹的手段，却不知其目的。背离了初心的舞

蹈艺术呈异化趋势，即内在与表象脱离，手段与

目的割裂。舞蹈艺术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起源

于认识，产生于实践，波及于传递。当舞蹈艺术

中的观赏者、舞者、创作者对自身初始角色的定

位出现背离，便导致了舞蹈艺术的异化。舞蹈艺

术的异化导致了身体本质的异化，即身体伪像的

形成。具体地说，这种身体伪像有着“伪认

识”“伪实践”“伪传递”三方面的体现：  

第一，舞蹈身体的“伪认识”。认识的本质

性要求是客观，即主观要符合客观，若通过认识

活动得到的信息偏离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且此种

偏离可间接或直接造成事物发展的阻滞，则称之

为“伪认识”，或者叫“错识”。观赏者对舞蹈身

体的正确认识在于，作为一种艺术的物质，舞蹈

中的身体为观赏者开辟了一个远离物欲的新场

域，其生理性激发生命的敬畏，其抒情性激发高

尚品格的培育，其精致性促进人化自然的释放。

而观赏者对舞蹈身体的“伪认识”在于，对其高

雅品格视而不见，只看到肉欲之下的低俗。舞者

对舞蹈身体的正确认识在于，在舞蹈表演中，把

身体作为内在灵感的外化媒介，以身体表达精

神，并从身体感觉、知觉与反射中，捕捉身体素

材的丰富性，保持身体与世界的有机结合。然而，

在现实情况中，舞者受生存压力、行业氛围等影

响，对自身身体的创造与探索毫无兴趣，在不断

重复运用已有身体技艺中，竭力榨取身体产出的

短期利益。舞者对舞蹈身体的“伪认识”在于，

视其为维持生计、保持行业内名誉度的工具，而

非灵感的外化媒介。创作者对舞蹈身体的正确认

识在于，通过观察、捕捉、提炼、整合等环节，

为舞者身体的创新持续添加动能。但在现实中，

创新力、受众度、美学性等创作要求为舞蹈创作

者带来了诸多牵制与压力，舞蹈创作行为在世俗

要求与保持创新水准之间难以抉择。同时，舞蹈

创作者亦需为自身在行业内的名誉效应做出持

续积累，易在“义”与“利”之间迷失方向。所

以，创作者对舞蹈身体的“伪认识”在于，将其

当作换取名利的筹码，贬低了舞蹈身体的存在价

值，亦背离了舞蹈艺术的发展原则。 

第二，舞蹈身体的“伪实践”。实践活动中

的主体在主观能动性的鞭策下，形成对世界的认

识与改造，以求优化现有生存环境。同样，通过

身体实践，舞蹈艺术被赋予一种异于他类身体的

合理性与合法性，建立一种人类存在于自身身体

中的可能性。当舞蹈主体的目的颠覆了舞蹈本质

时，“伪实践”就会发生。观赏者的实践由“观”

与“赏”两部分组成，前者是对舞蹈身体的直观

考察，后者是精神层面的愉悦与升华，形成由表

层到深层、由对象到自身的实践活动。若只“观”

不“赏”，仅完成观赏的形式，而缺少对内涵的

消化，便是“伪实践”。譬如，观赏者通过对舞

蹈身体表象产生“肉欲”的联想，形成短暂满足，

而忽视对身体的理解。长此以往，观赏者的审美

品好将同身体感性认识产生疏离，其体会到的消

极感将大于快适感，远离了观赏实践之于主体的

意图。舞者的实践是从跳舞行为本身展开，其“伪

实践”就是基于对舞蹈行为的功利追逐，从而违

背了舞者身体的健康原则。物理层面的健康是舞

者不遭遇或少遭遇身体机能的损伤，而精神层面

的健康，则是舞者通过舞蹈行为自我肯定的程

度。舞蹈行为应使舞者感受到身体释放的畅快，

若在此过程中损伤了身体机能，则将对舞者的职

业生涯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同时心灵也将

背负重担。若此种频繁受伤现象不受重视，形成

职业病，则将在极大程度上削弱舞蹈行业的整体

活力。创作者的实践则是围绕身体叙事、抒情、

比喻、隐喻等艺术手段而展开创作活动。舞蹈身

体创作的“伪实践”则是本着高效率、高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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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的目的，通过套路化、物化、去情感化的

方式，视舞蹈身体为创作中的客体而非主体，偏

离了创作的原则与初心；创作者本应于创作积累

中实现才思渐长，却在创作表面效果的追逐中延

续利益交易，导致自身才能越来越贫瘠。 

第三，舞蹈身体的“伪传递”。传递源于个

体间对相同事物的不对称的信息储备，一般是由

信息丰沛的一方，流动至信息匮乏的一方。舞蹈

艺术主要依靠视觉传递，身体是形成视觉信息的

核心。舞蹈身体形成的传递活动，实质是让更多

社会主体了解身体的多元性，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的形成。如果舞蹈身体信息的传递不仅未达到原

初的目的，还形成大众认知舞蹈艺术的阻碍，则

可视为舞蹈身体的“伪传递”。观赏者的传递行

为主要是针对未观赏者而展开的。正向的传递应

将舞蹈身体具备而其他普遍身体不具备但又不

可或缺的身体属性传递到其他主体。观赏者的

“伪传递”，在于他们仅将合乎自身品味的性质

予以传递，如媚俗、情爱等，由此就会不可避免

地出现对舞蹈身体认知由“不解”到“曲解”的

现象。舞者的传递行为主要是通过表演形式，为

大众建立起熟悉舞蹈艺术的途径。当舞者缺乏对

行业完整的判断，或者对自身定位与发展无知且

迷茫时，便不清楚自己为何而跳及如何跳好，仅

视舞蹈为谋生的一份职业。此时，舞者身体表演

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明晰，身体表演效果不可预

测，表演质量受到影响，由此便形成了舞者向外

造成的“伪传递”。创作者需要通过作品来实现

传递行为，若创作者将非审美化内容融入作品并

进行传递，将导致大众对于舞蹈活动的错误认

知，由此形成创作者对舞蹈身体的“伪传递”。

另外，创作者若不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借用艺

术名义打造低俗作品，将导致舞蹈艺术定位的模

糊与错误。其后果是，大众认为舞蹈艺术无明确

准则与内涵，仅仅是随心乱舞的自娱自乐，如此

便消解了舞蹈身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身体认知的变化与舞蹈艺术 
异化 

 

人们对身体的认知是从人际关系、生产关系

及主体的身体自觉等方面相继展开并发生变化

的。就人际关系而言，传统社会的人际交流以个

体对个体的模式为主，而在现代社会，单个身体

面对的对象已不局限于另一单个身体，甚至可能

是群体对象。由此，身体属性会由单一到多元，

身体功能会由生理性到社会性，身体概念会超越

“血肉之躯”朝着交往性、寓意性、复杂性方向

发展。同时，传统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侧重于身体

在农耕活动中的劳力输出，而现代机器的普及很

大程度上解放了身体的体力成分，闲暇的身体有

利于与心灵构成良好互动。传统社会中的身体价

值主要指涉体能，而现代社会的身体需求呈现体

力向脑力的转变，身体价值也呈现由体力价值向

综合价值的转变。人们对身体的认知变化，体现

在四个方面：从经验身体向超验身体的“上升”，

从表象身体向概念身体的“深入”，从有限身体

向无限身体的“拓宽”，从非批判性身体向批判

性身体的“落地”。而这些认知变化，都会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到，并进而成为舞蹈艺术异化的 

因素。 

经验身体向超验身体的“上升”，是导致舞

蹈艺术异化一个重要的身体认知变化。经验身体

往往汲取了大量行为中的感觉、知觉、反馈等能

动属性，据此可归纳总结出一些身体的基本规律

与特征，形成指导舞蹈身体的一般性原则。如孔

雀舞是通过对孔雀的形态特征及动态特征的模

仿，用人类修长的手臂模拟孔雀的长颈、用人类

灵活的手模拟孔雀的头，用人类身体再现孔雀踱

步、饮水、振翅、展翅等真实形象，形成一种经

验的舞蹈身体。而超验身体不仅超越了经验身体

的有限范畴，而且超越了经验身体主体的思维与

意识。如，现代舞(modern dance)思维超越了对具

体情节与事物的描绘，擅长用身体去探索如同

风、海浪、重力等非固态现象的质感。超验身体

不仅承认身体的开放性，而且对探索身体主体的

能动性持尊重态度。如果说经验的身体是具体

的、可给予指导的、可控制的载体，那么超验的

身体则赋予该载体以神秘性与不可知性。超验身

体实现了生命意义从“形而下”具体行为到“形

而上”抽象意念的“上升”过程。这样一种抽象

提升，一方面，可以促进对身体的多元探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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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单从物质方面探析身体，视身体为器官的

堆叠，那么就与对身体优美品性的发现大相径

庭。事实上，身体是社会百态聚于一点之缩影，

对身体的无知不等于无需认知，更不等于无可认

知，相反，保持对身体的好奇是人类进化的动力

之一。另一方面，这种对身体认知的抽象提升，

实际上承认了身体内涵的丰富性。虽然身体是个

体意义上的身体，但通过理论抽象，又是一般意

义上的身体，或者叫身体一般。如果仅以经验的

身体来看待全部的身体，便压缩了身体发展的空

间。只有将超验作为身体的追求，才能创造出身

体最大程度地跟进社会生活变化与人们审美需

求的机遇。 

引起舞蹈艺术异化的又一重要因素，是从表

象身体向概念身体的“深入”这一身体认知变化。

表象是通过对外在现象的观察，形成主观的、零

散的、浅层的形象化认知符号；概念则是通过对

众多表象的积累后，去除冗杂、提炼核心后形成

的关键信息。表象的身体源于对身体外部形貌的

观察，然后形成感觉主导的人化印象。譬如，藏

族舞蹈从高原地区的游牧人民中来，受地理人文

环境影响，形成“曲背哈腰”的身体表象；蒙古

族舞蹈从善骑射的草原人民中来，形成“立腰拔

背”的身体表象。概念身体以表象身体为起点，

经历对诸多表象的身体洞察，最终形成对身体的

高度概括。譬如，经表象累积，藏族舞蹈形成“松

垮”“绵延”、蒙古族舞蹈形成“挺立”“奔放”

的身体概念。从表象身体到概念身体的“深入”，

实现了“化繁为简”的身体焦点的“深入”，以

及从宏观到微观的身体视角的“深入”。这种深

入，一是提升了人们对身体的反思程度。身体是

人类与生俱来的肉身基础，身体的原生性导致其

易受到主体忽视变得肤浅。所以，身体的“深入”

将促进身体交际能动性的生成，便于建立与其他

关联物更加深厚的交往。二是扩大了身体感知的

路径。表象身体停留在实用层面，而概念身体则

进入思想层面。当主体逾越了温饱层次的需求

后，身体感知不仅扩大了身体触角的范围，而且

提高了身体捕捉信息的敏锐度，进而促进具体生

活的温情与丰富。 

从有限身体向无限身体的“拓宽”这一身体

认知变化，同样是导致舞蹈艺术异化的因素。 在

舞蹈艺术中，有限的身体不仅包括受束缚的身

体，还包括对身体认识受限的不完整的身体。譬

如，在古典芭蕾中，通过对固有手位与脚位的套

用，形成程式化的舞蹈动作，是对身体的限制。

无限的身体指受开放性、多元性主导的身体。譬

如，现代舞常从走、跑等生活动作中借鉴身体语

汇，进而对其节奏、运动轨迹、质感进行处理，

得到耳目一新的身体素材。消除有限身体观将有

利于在舞蹈艺术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和想象力，使

舞蹈身体获得充分的解放，从而为舞蹈身体的自

由施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引起舞蹈艺术异化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身体

认知变化，是从非批判性身体向批判性身体的

“落地”。非批判性身体保持了身体的机械特征，

是对身体所处现实环境的全盘接纳。譬如，在叙

事性、情感性主导的传统舞蹈中，身体常以优美、

精致的形象体现真、善、美的质感；而批判性的

身体将身体智性与伦理性还原，并对身体所处现

实环境提出怀疑与反问，如现代舞常常打破身体

的传统美学，以身体的反常与丑态，揭示人性的

真实。从非批判性身体向批判性身体的“落地”

过程，为身体的发展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线，不

仅有利于身体回归其本质，也促使身体生成适用

于自身的行为体系，即什么有利于身体、身体能

实现什么等，促进身体向人类核心价值靠拢。 

上述四种身体认知的变化，充分体现了舞蹈

身体觉醒的趋势，也使舞蹈身体面临不可避免的

伦理挑战。这种挑战表现为：一是不同主体对身

体认知差异较大，身体认知的变化可能导致社会

分歧，从而激发价值观的冲突；二是身体权力同

其他社会权力一样，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权力分

配的不均或滥用，容易造成对身体的剥削；三是

身体认知的多元化会导致身体价值标准不一致，

出现道德标准的不统一，形成舞蹈身体的乱象；

四是身体认知的开放化会导致身体界限的模糊，

造成对舞蹈身体的滥用。身体认知变化给身体伦

理带来的这些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就构成了分析

舞蹈艺术异化的认知前提。易言之，通过身体观

的变化，我们不仅能发现舞蹈身体的伦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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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能找到舞蹈身体异化的认知原因。 

 

三、身体伦理的缺失与舞蹈艺术 
异化 

 

当社会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人在告别旧环

境与适应新环境的状态中，难免经历欲望与现实

的冲突，与本质剥离、与初心矛盾，异己力量由

此生出。这样的问题在舞蹈艺术上同样不可避

免。从词源上看，异化(alienation)意为转让、出

卖、疏远化等，表示把一物转让给别人，一物体

向与自身相反方向的转化[7](352)。舞蹈艺术异化就

是舞蹈身体背离了舞蹈的初心，成为舞蹈呈现美

善的障碍抑或反抗力量。发生舞蹈艺术异化的原

因是复杂的，除了上述观赏者、舞者、创作者的

主体性因素及人们对身体认知的变化外，还与现

代社会身体伦理观的变化有关。 

现代性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节点，是一个记

录了人类如何从落后传统中脱离出来，进而对发

达展开追求及其遭遇的种种变化的动态过程。现

代性不仅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社会中

的存在方式，还使社会与个人总体上呈现出工业

化、都市化、规模化、理性化、自由化、主体化

的特征。“现代性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

这倒不是因为它希望索取更多，而是因为它获得

的还不够；不是因为它变得日益雄心勃勃、更富

有冒险性，而是因为它的冒险过程已日益令人难

堪，它的宏大抱负也不断受挫。”[8](17)现代性难堪

与受挫的原因在于，它朝目标迈进的同时，弱化

了诸如道德性、社会性、崇高性等一切不利于目

标实现的人类属性，产生了与人类本质相疏离的

力量，该力量又反客为主，形成对人的压制与束

缚。不难想象，在现代性进程中，包含了身体行

动观与价值观的身体伦理逐渐让步于功利，使身

体失去为其遮蔽风险的准则。当身体伦理缺失蔓

延至舞蹈身体中时，舞蹈艺术的异化便由此发

生。导致舞蹈艺术异化的身体伦理缺失，具体可

从如下三方面来认识。 

其一，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思

维方式。工具理性源自对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的不懈追求，其对舞蹈身体艺术有着重要影

响。首先，工具理性化思维方式将导致舞蹈身体

与其内部主体间关联的“割裂”。梅洛-庞蒂指出，

身体是一个整体，“身体的轮廓是一般空间关系

不能逾越的界限。这是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以一

种独特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它们不是一些部

分展现在另一些部分旁边，而是一些部分包含在

另一些部分之中”[9](135)。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将身

体割裂开，把具有功利价值的部分加以利用，其

余便忽略不计。譬如，在舞蹈行为中，身体的真

实感受应形成一个完整闭环，从身体对动作的感

知到身体对动作的处理，再到身体对动作的演

绎，最后形成身体对动作的反馈。而工具理性思

维方式仅保留了身体对动作的演绎，其余那些虽

无功利价值但对身体反思与改进有利的部分，则

均被划为冗余。其次，工具理性思维方式造成了

舞蹈中的身体与外部世界勾连的“解体”。身体

不仅是一个整体，还可基于身体知觉而形成一个

世界。具身化认知概念便以身体为中心向外构建

起一个有感知、有智慧、有技能的世界，而非纯

粹的物理对象世界，用“言出身随、言出必行”

的“身心合一”行为，体现身体风格和身体行为

的表达[4](4)。身体还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我的

身体不知觉，而是好像被装置在通过它才形成的

知觉的周围”[10](19)。然而，工具理性思维方式遮

蔽了身体的真实需求，将身体当作纯然的劳动工

具，形成身体与外部主体、外部情感、外部事物

间勾连的“解体”。譬如，民族民间舞蹈来源于

人民的生活实践，其动作元素来自真实的历史沉

淀，但工具理性思维方式要求民族民间舞蹈在特

定场合扮演特定角色，如在文艺汇演中负责气氛

的营造等。这样一来，民族民间舞蹈只需在数次

重复性表演中维持套路化模样，无需跟随社会进

步和人的审美需求变化而追求专业的精进。最

后，工具理性化思维方式将导致舞蹈身体在自我

意识中的“蒙蔽”。人类对于身体的原始情绪不

允许任意的流露，彬彬有礼是社会交往的体面形

式，所以身体深刻的悲哀在于“心为形役” [11](150)。

可见，身体朝着目的性与功能性前进，却忽视了

主体的意愿，存留下来的皆为伪装。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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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任何出发点并非源于身体真实的感知，而

是基于外界的眼光，形成身体对真实情感、真实

身体经验的遮蔽。譬如，某些原生态民族民间舞

蹈为迎合市场与观众的口味需求，缺乏对自身的

正确认知，刻意打破传统，急于革新，不分青红

皂白地融入现代元素，导致原生态舞蹈身体的变

异与不纯。 

其二，资本逻辑的价值观念。资本逻辑作为

消费主义的基础，制造出无限的欲望及欲望应被

满足的意识，催生欲望与现实间的矛盾，并将矛

头指向消费，主张以无度的消费满足官能快感，

填补生命荒芜的意义[12](147)。按照资本逻辑发掘

舞蹈身体的价值，将从舞蹈身体与资本的交易入

手，获利更多的自然也会成为最佳的选择。然而，

舞蹈艺术有其运行逻辑，即舞蹈身体的“善”保

障了身体的内外健康及与自然的和谐；舞蹈身体

的“美”建立在“善”的基础之上，实现无利害

而生愉悦的感性认知。如果让资本逻辑统治一

切，而置舞蹈身体逻辑于不顾，消耗身体的“善”

与“美”换取资本，最终便导致舞蹈艺术的异化

状态。特别是当我们审视女性舞蹈艺术时，容易

把身体视为最美的消费品，在以身体为核心的消

费中，往往出现“关于女性及女性身体被赋予  

的作为美丽、性欲、指导性自恋的优先载体的问

题”[13](129)。女性舞者在舞蹈艺术中占据多数，

这一特点成就了资本逻辑的利用核心，在娱乐场

所、旅游景点以及商品宣传活动中，此类利用比

比皆是。娱乐场所的舞蹈通常以艳舞、钢管舞等

舞蹈亚品种为主，表演者穿着暴露服饰，通过“性

展示”“挑逗”等舞蹈动作，为消费者提供消遣

与放松，从中获取收益。若为艺术欣赏而买单的

行为称为“精神消费”，那么娱乐场所的舞蹈相

较于艺术活动而言，倾向于猎奇心态下对感官刺

激的追逐，其审美属性被商品属性全然替代。旅

游景区是舞蹈身体常出现的场域之一，如少数民

族聚集地的舞蹈表演，通常是对游客的服务，宣

传性质居多。舞蹈演员穿着华丽的民族服饰，其

装扮的夸张程度远超日常。同时，此类演出将大

量运用声、光、电、装置、道具等手段，叠加于

舞蹈身体的表演之上。此时的舞蹈身体成为消费

产业中的包装对象，表演质量变得无关痛痒，只

要包装到位，都将符合市场预期的效果。另外，

商品宣传活动亦是舞蹈身体频繁出现的场所。此

种场合通常运用街舞、“二次元”舞蹈或者走秀

的方式，吸引公共场所大众的注意。这些现象均

表明，舞蹈身体在追求“吸睛”的道路上越陷越

深，其暴露程度逐渐打破下限，其动作形式逐渐

背离艺术性而贴近情欲性，大众口味也在刺激中

愈发麻木，久而久之形成消费过剩行为，即舞蹈

身体所提供的远远超过大众所需要的，导致舞蹈

身体在内耗过程中造成内涵的萎缩。 

其三，生理身体的景观属性理念。生理身体

的世界图景是身体处于现代性社会中的鲜活体

现。现代工业社会，本质上就是追求景观主义的

社会，而生理意义上的身体亦成为现代景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景观属性，其能动性不再

重要，迎合社会需求才是关键。所以，作为社会

景观组成部分的舞蹈身体，呈现出规训化、依附

化特质。“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

改造和改善。”[14](146)为达到身体的交易功能，围

绕舞蹈身体建立起完整规训模式，通过“先筛选、

后改造”的模式，培育出符合资本交易期待的身

体形态。事实上，舞蹈身体的“选材”确有严格

要求，如四肢的修长凸显身体表现力，柔韧性拓

展身体活动范围，力量性增强身体动态速率，技

巧性提高身体语汇复杂程度等。这些舞蹈身体应

具备的能力，除先天条件外，规训是成就舞蹈身

体的必要环节。然而，规训只实现了舞蹈身体外

部的精致与体面，对舞蹈身体的开发与培育仅停

留在规训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舞蹈状态是身体与

生俱来的艺术能力，不同舞蹈主体的身体具备不

同气质。当同类规训方法充斥整个舞蹈世界时，

想象与体会便停滞不前，可感空间便日趋缩减，

发挥空间也极度受限。身体的个性不断削减，共

性不断保留与放大，除去仅有的规范外，也难以

找到其他闪光点。人习惯于重视从无到有的生

成，而身体是一种原生存在的物质，且身体常不

自主地反映了如惰性、欲望等人类非积极情绪，

所以在主观意愿与现实诉求的共同作用下，身体

常被忽视，形成对他者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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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舞蹈艺术是关乎人在自身身体中诗意栖居

的生命状态，其异化现象将造成观赏者、舞者以

及创作者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内外断裂，若长此以

往，将出现基于身体而出现的人的整体伦理危

机。而舞蹈艺术作为借身体表达情感的一种特殊

形式，较之于其他身体类属而言，受现代资本逻

辑、科学技术等牵连较少，是当下为数不多的感

性且原始的身体形态，可以通过少数舞者辐射至

社会广大群体，形成独特的精神领地。我们从身

体伦理的视角对舞蹈艺术异化进行剖析，仅仅为

身体的伦理危机问题提供一种典型性分析，旨在

以舞蹈艺术作为现代人急需追求的感性且原始

的身体状态，并将其充分纳入身体伦理的考察范

围，抵抗现代性高速发展为人类及其身体带来的

负面影响，使现代人在“身心合一”境界中诗意、

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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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lienation of dance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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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ienation of dance art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body essence, that is, the formation of body 

pseudo-image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pseudo-cognition", "pseudo-practice" and "pseudo-transmission" 

of the dance body. The alienation of dance art stems, firstly, from four changes in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body, namely, the "ascending" from the empirical body to the transcendental body, the "deepening" from the 

representational body to the conceptual body, the "widening" from the finite body to the infinite body, and 

the "landing" from the non-critical body to the critical body. Secondly, it stems from the lack of body ethics 

in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manifested by the way of thinking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values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idea of landscape properties of the physical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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